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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日将至 

是夜，索菲娅久久难以入眠。失踪的谜团已然褪去了神秘色彩，只留下带有铁锈

气息的恐惧余味。这不是冒险小说里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屋外狂风大作，院墙外的树不安地簌簌作响。索菲娅时不时从床上惊起，坚信有

人正在院中走动。当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时，她的心险些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索菲娅一

动不动，就像一只惊惧不已的小动物，等着毒蛇一寸一寸靠近。 

但来者并非毒蛇，而是艾克丹。她二话不说便钻进被子里紧紧抱住了索菲娅。这

个拥抱紧得令人安心，以至于索菲娅狠狠啜泣起来。女孩泪如雨下，用尽胸腔内所有

的力气，从五脏六腑最深处发出一声声恸哭。她就这样啜泣着，最终沉沉睡去，毕竟

哭泣是比罂粟籽更有效的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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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摩耶·乌雾达想到了个适时的观点：没什么比工作更能帮人理清思绪。于

是她拜托索菲娅去清理一下工作间里所有书上的灰尘，并把它们整理一下，但几本必

须上锁保管的魔法书除外。对索菲娅而言，没有什么事物比书籍更美好了，更别提她

现在本来也不想出门，于是她便心怀感激地答应下来。索菲娅用彩色的小刷子认真地

清理着每一卷书，又用湿布擦了每个架子，顺便赶走了在书架深处织网的细腿蜘蛛。

她基本把每本书都翻看了几页，直到午餐时间才回过神来, 去吃了番茄香叶肉酱面。 

之后的几个晚上摩耶·乌雾达都在教导索菲娅高等灵知学的理论。直到深夜她们还

在孜孜不倦地研读着解释四大元素和七大行星及其对应金属之间相互关系的图表：月

亮与银、水星与汞、金星与铜、太阳与金、火星与铁、木星与锡，还有土星与铅。图

表也涉及了这些事物的具体力量， 解释了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 

“天王星呢？”索菲娅机敏地问。 

“先人们并不认识这颗星球。” 

“好把。但是既然其他移动的天体都拥有自己的力量，那天王星一定也是如此吧。”

索菲娅说道。 

“高等灵知学的大师们并不乐意接受新鲜事物，”摩耶·乌雾达解释起来，“他们认为，

既然古代魔法师们的众多荣誉都不曾与天王星相关，那许是因为他们对其一无所知，

也不需要对其有什么了解。天王星作为第八个天体打破了天的和谐，毕竟在高等灵知

学中象征天的数字是七。” 

“我明白，但天王星究竟是什么样呢？”索菲娅追问，“既然其他天体都有能量，那

为什么它却没有呢？” 

摩耶·乌雾达无声地笑了。 

“这是自然学者的问题，而不是法师的。高等灵知学的大师会研究古老的文献，并

按照之前魔法师的思想道路前进。她会一直回头望着走过的路，所以也会总持着怀疑

态度接纳新事物，直到它们也演变成旧事物。” 

“这很蠢。”索菲娅评价道，“那你真的对天王星的实际情况不感兴趣吗？” 

“当然。博扬教授没有告诉你我起初学的是自然史吗？两年后我才转去了高等灵知

学院。说实话，我当时也没转去什么名声好的专业，而是学了实用召唤学。” 

“为什么？”索菲娅疑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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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可不问‘为什么’。” 

“嗯……但到底为什么呢？”索菲娅追问。 

“因为当时有个我很喜欢的男生在那个专业学习，”摩耶·乌雾达面色微红，但也可

能是烛光照的，“这是第一。其次，想靠自然史谋生很难，但就像你瞧见的，如果会些

有趣的小咒语的话，这事就容易多了。” 

“这听着可太糟了。瓦伦丁大师说过，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追求是原罪之一。”索菲

娅提醒道。 

“我很高兴你如此认真地学习了我给你的文章。既然咱们聊到了罪恶，那你或许还

记得学识渊博的艾利冯斯·李维是怎么定义‘愉悦’的吗？”摩耶·乌雾达话锋一转，突然提

问。 

“啊……” 

“他将之称为星病。他还认为，我们召唤师像对待妓女一样对待魔法，摸索它的实

际用途。”摩耶·乌雾达继续解释，“正如你所知，高等灵知学对可见世界和由此延伸到

的我们的肉体持批判态度。但一段时间后，或许甚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拥有

肉体有时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书是书，生活是生活。如果你是鞋匠的瘦弱女儿，经常

饿着肚子去睡觉，那你就会清楚地明白，金钱、安全、舒适的住处和肉体上的小愉悦

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你爸爸是鞋匠吗？” 

摩耶·乌雾达承认了。 

“他给大冶金厂那的哥布林和工人做鞋，我们曾住在那附近。所有经他手的鞋都很

结实，带着些金属配件，又重又丑。据说如果一块铁条掉到他缝制的鞋头上，铁条会

摔变形，但鞋头会完好无损。我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也像许多好人一样无法为自己

的工作成果合理定价。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沙皇给予的荣誉，但我们一家人常常需

要靠这份荣誉果腹。我觉得他要是看见、听见我正在侵蚀他曾重视的这一切，恐怕不

会感到太骄傲。” 

“缺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索菲娅有些激动。 

“也不是什么值得褒扬的事。我父亲大概更乐意看见我成为烘焙师或炉匠的妻子，

然后儿孙绕膝。但我却违背他的意愿去上学，又靠着奖金和基尔·博扬这样人的资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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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毕业。”摩耶·乌雾达接着拉回了越跑越远的话题，“咱们说回天王星，我觉得它肯定

有自己对应的金属，也许只是因为这种金属太罕见，或者藏在某地深处，以至于我们

都不知道。又或许它是隐形的，或许休眠在它内部的力量很强，强到若是运用不当会

把世界撕碎，所以地下势力才将其对我们隐藏起来。” 

 

 


